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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主角，
就像在看从前的自己

2012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

系。青年导演。2018 年，其作品《郊

区的鸟》获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

剧情长片”。

仇晟

从无到有，从零到一
2012 年夏末，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本科

毕业的仇晟被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录取，开始

了他的电影之旅。

在香港的三年中，从无到有，从零到一，仇

晟心无旁骛地创作着，也思考着自己跟电影的关

系。 

电影学院 6 楼的剪辑房是仇晟在香港待得最

多的地方之一，他在这个常年 16 摄氏度的封闭空

间里完成了他在研究生期间大部分的作品。“平

“当陷入回忆里，我其实看不
清楚当年我和玩伴们真正的心理变
化，而在拍摄我的第一部长片时，
当我的演员们重演我们当年的故事，
一个个鲜活的我们好像就从回忆里
走了出来，仿佛我又重新了解了一
次当年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因此，
我释怀了很多，也被治愈了很多。”

——仇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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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主角，
就像在看从前的自己

均每年都要拍三四个短片，不停去赶 deadline

的生活，让我学会自律。”

香港，这座城市带给他无限灵感。在他眼中，

香港是一个色彩爆炸的地方，他开始迷上了色彩

的使用。“我之前本科拍的短片对色彩没有什么

研究和关注，但我是实在太喜欢香港的色彩了，

以至于我觉得我很长时间内不会拍黑白电影。”

香港的空间很狭小，搬家是很大的难题。研

一结束后，仇晟搬进了旺角的一处小屋，为了省

钱，他在网上和朋友处淘各种二手家具，然后再

用巧妙的办法把它们塞进每个室友的房间，甚至

还结合了装饰和朝向的考量。

搬家这件琐事，给仇晟带来了启发。“在这

个过程当中，我学会了场面调度。” 

独立导演崔允信和知名舞台剧导演林奕华是

仇晟最喜欢的两个老师。崔老师课上对希区柯克

的《Psycho》的分析让仇晟记忆犹新。

“崔老师分析导演通过一个‘凶手拿钥匙’

的不起眼但长度很引人注目的镜头，成功地把视

点从女主角转到了全知或是凶手的视点，就为后

面的残杀做了铺垫。”仇晟认为，老师这种犀利

的观察对他启发特别大。此后他看片的时候就会

多往“视点”和“视点转换”去思考。

崔老师的结课作业，仇晟拍的是一个有很多

旁白的片子，时间太紧没有做好字幕，导致老师

没太理解影片内容，但假期里崔老师把新的字幕

版本看过一遍后，给仇晟评了 A 和奖学金。“崔

允信老师特别认真，我没有想过他会重新再看一

遍，当时给我特别大的鼓励。”

而谈到林奕华老师，仇晟说林老师的上课风

格特别 Aggressive，在林老师的课堂上，同学们

无法将视线停滞在其他的事物上。

最触动仇晟的是林奕华老师强调的如果电影

想做的开放自由，那么创作者就必须开放自由。

“在林奕华的课堂上，他很多次都是在挑战我们

的价值观、性别观或其他观念，然后他觉得只有

我们本身相信一个独特自由的观念时我们的片子

才能往那个方向走。”

2015 年，仇晟拍摄硕士毕业短片《高芙镇》，

邀请春夏作为女主角。一年后春夏凭借电影《踏

《郊区的鸟》 仇晟在拍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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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寻梅》获得“第 35 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

女主角奖。“当时看到春夏的资料卡，就觉得她

的眼神特别勾人，特别有冲击力。”

在选角面试会上，仇晟给演员们描述了一个

情景，让演员试一下哭戏，结果春夏甩出一句：

“导演，这个情况下我是不会哭的。”当时，仇

晟就决定选她。“我当时就觉得她很有特点，很

倔强，眼神里很有戏。”

仇晟对自己的毕业作品还算满意，而出乎他

意料的是评分的教授们的想法和仇晟不太一致，

这给他带来一些打击，好在毕业影展时，观众们

对《高芙镇》的反响不错，仇晟才重拾信心。

无法前进，亦无法后退
《郊区的鸟》是仇晟的长篇处女作。2018 年，

《郊区的鸟》获得 FIRST 青年电影展“最佳剧情

长片”、西班牙Novos Cinemas电影节“最佳电影”、

澳门国际影展 NETPAC 奖，并入围第 71 届瑞士

洛迦诺电影节“当代影人”竞赛单元及其他二十

余个电影节。

“郊区的鸟不像城里的鸟，整天在笼子里；

也不像林子里的鸟，那么野性，它介于两者之间。”

仇晟描述，在他的影片里人们存在于一个“无法

前进亦无法后退”的状态中，好像到了时间与空

间的双重边界，成了一个僵局。

他解释道，从空间上来讲，电影里郊区的那

些人，非常不适应新规划的规整而功能明确的城

市空间，也再也找不回一个纯自然的居住状态和

原本的生活方式，他们被留在一个比较尴尬的位

置，介于人造环境和非人造环境中间。

仇晟说，自己也处于这样的状态。仇晟是一

个恋旧的人，《郊区的鸟》的角色原型是他童年

的玩伴。电影里也有许多珍贵的回忆，他会不断

地想起，不断走进那些回忆。但他又不想只停留

在那个回忆中，“希望在新的情景新的时空，再

次遇见那些玩伴，或者再次找到类似的人和类似

的亲密关系，但是现实太难了。我会不断地陷入

希望失望、希望失望的那个循环当中。”

当陷入自己回忆里，仇晟其实看不清楚他和

玩伴当年的心理变化，而电影制作过程中，当他

的小演员们重演当年的故事，他好像重新了解了

一次当年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我好像因此释

怀了很多，被治愈了很多。”

仇晟选角的标准是演员要和电影的气质贴

合。他的电影风格是缓慢进入式的，并且有一点

神秘性，而电影中的这群几乎没有演戏经验的儿

童演员，正是需要一点点的熟悉才能把自己展示

给镜头，甚至到最后还保留了一块谁都不知道的

空间，这样的神秘性正是仇晟所向往的。

在拍摄过程中，仇晟也一直在摸索导演和演

员的关系。他不希望导演是一个很集权的角色，

他认为演员不能为了导演而演戏，而是为了角色

本身。演员在演自己的故事，导演只是在场面失

控或者脱轨的时候稍微帮一帮。

知名舞台剧导演林奕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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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在播放的时候，是没有任何导演的声

音的，观众只是纯粹看角色的故事，因此在现场，

我作为导演也不想有太多的声音。”

在电影《郊区的鸟》里，仇晟在每个镜头里

都倾注了情感，每段流动的情感里都在诉说着故

事。“不需要很多顾虑，这是一部每个人都能看

懂的电影。”

仇晟在《郊区的鸟》里感叹城市变迁之快，

而镜头之外，电影业极速发展的速度，使电影越

来越靠近快餐文化，仇晟对于电影的未来还是保

持积极的态度。

“‘快’在创作中可以转换成文化的多样性

和多面性。”之前获得鹿特丹电影节金虎奖的纪录

片《完美现在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导演朱

声仄是仇晟浸大电影学院的学姐，通过录屏碎片化

的直播内容，把它做成电影，把快、扁平的东西通

过纪录片的方式变成了一个有社会观察的论述。

“所以我觉得文化的‘快’不是问题，问题

是很多人变得和快餐一样，扁平了，不思考了。”

“学长”仇晟
在仇晟剧组的组员中，有不少是他的学弟学

妹，在《郊区的鸟》剧组中，学弟俞鉴凡（2013

级浸大 MFA）是他的第一副导演，学弟李偲扬

（2014级浸大 MFA）则作为剧组的制片助理、

后期统筹和剪辑助理。李偲扬回忆起参与制作《郊

区的鸟》时的学长仇晟，在片场被问起关于影片

的任何问题时，仇晟都能说出自己的考虑，从剧

本结构、拍摄方法到剪辑思路。

在亲自剪辑第一稿时，仇晟能放弃剧本结构

去尝试其他拼接方式，有时甚至能做到舍弃，这

也给同样是导演方向的李偲扬很多启发。

李偲扬还说到一个让片场每个人印象深刻的

小插曲：在一个晚场，拍摄一度陷入僵局，狗受

惊狂吠的状态一直无法呈现，如果继续僵持下去

将会影响到整个剧组士气。这时，仇晟从监视器

前离开，叫开副导演和其他试图引导狗的组员，

击掌跺脚、摆出攻击姿态，宛如弗朗明哥的舞者。

“我记得他的脸有带着怒气的红色，但又异常冷

静。整个过程只有不到 10 秒钟，狗就叫了，所有

围成一圈的人在 2 秒钟沉寂后开始鼓掌。”

仇晟很喜欢带着学弟学妹们一起创作，也很

愿意和有冲劲的年轻人一起拍电影。在研究生毕

业和第一部长片完成之间，仇晟回到杭州做了一

年广告导演，继而转向去北京创作，中间先后参

加了“金马电影学院”和“柏林电影节天才训练营”。

目前，他的第二个长片《犬父》也在筹备之

中，已经进入了选角阶段。仇晟说，懂电影的人

往往很难升迁。“如果有越来越多的学弟学妹进

入到内容开发的层面，对于整个电影业来说，也

是一件好事。”

（本文转载自“浸大影业”微信公号，2019年9月21日）仇晟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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